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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武五年五月，祖闡、克勤奉命偕同懷良的使臣祖來等出使日本。不料日

本政情發生變化，登陸後一行受到嫌疑被迫滯留博多。後在延暦寺座主的斡旋

下，上洛入住向陽庵。通過天龍寺住持的引薦，會見了足利幕府第三代將軍足

利義滿。足利義滿迅速遣使宣聞溪等隨明使一同南下太宰府。因等候季風，中

日使臣又在博多停留達七月有餘，洪武七年五月底才得以囘京復命。在日期閒，

明使除完成政治任務外，還廣泛與日本文人交流，索求天台教典，留下不少詩

詞和美術作品。 

關鍵詞：祖闡、克勤、天台教典、遣明使、文化交流、中日關係 

序言 

洪武元年（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大明。同年十一月，

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等國。但明使舟至日本境內，竟被賊所殺，詔書毀溺，宣

諭不果。
1
次年三月，遣行人楊載、吳文華一行使日，結果日本南朝征西府將軍

                                                 
*
   陳小法，男，1969年8月出生于浙江義烏。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要從事明代

中日關係史的研究。 
1
   此次遣使因不載《明太祖實錄》，故受到質疑。但《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四、《大明集禮》

卷三十三、《皇明從信錄》洪武元年十一月〈詔四夷〉條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再，洪武五年

（1372）使日的無逸克勤在《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中有「蓋前兩年，皇帝凡三命使者，

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於是以祖來入朝稱賀。」之句，說明在無逸克勤前已經有三次遣日

使節，即洪武元年、洪武二年、洪武三年。關於洪武元年十一月遣使的具體經過，祖闡、克

勤在致日本天龍寺住持清溪通徹的尺牘（又稱《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逸尺牘》）中寫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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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良親王（?-1383）不僅不奉命，還濫殺五名使者，並將楊載和吳文華囚禁三

月後方才釋放。洪武三年（1370）三月，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不料，

懷良親王以爲趙秩系元世祖東征前夕的使者趙良弼（1217-1286）之後裔而擬加

殺害。幸趙秩事先察覺，以正義凜然之態陳述了自己乃大明天使，明實異於元。

懷良聞而氣沮，禮遇趙秩。並遣其僧祖來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同時送還明、

台二郡被掠人口七十餘人。一行於洪武四年（1371）十月抵京。太祖十分欣喜，

宴賚並厚賜使者。洪武五年（1372）五月，太祖命僧祖闡、克勤等人，送使者

還國。因此，仲猷祖闡和無逸克勤是在這種情況下奉命出使日本的。 

一、出使目的 

祖闡，鄞縣人，俗姓陳氏。生卒年不詳。道號仲猷，別號歸庵、四明桴庵。

從佛智匡禪師剃染，臨濟宗大惠派元叟行端（1255-1342）的法嗣，楚石梵琦

（1296-1370）的法弟。歷住江州圓通崇勝寺、明州慈溪蘆山普光禪寺、香山智

度禪寺等，赴日時為明州天寧寺
2
住持。洪武五年奉命與無逸克勤出使日本，七

年（1374）回國，隱居鄞之龍山。
3
著述有《禪宗雜毒海》十卷，為精選宋代偈

頌而成，刊行於洪武十七年（1384）。 

克勤，字無逸，亦稱「且庵」。生卒年不詳，紹興蕭山（今屬杭州）人，

少學浮圖，通儒釋書，天台宗澄性湛堂的法裔。洪武五年與仲猷祖闡等出使日

本前被任命為金陵瓦官教寺住持。回國後，賜白金百兩，文綺二，令克勤之父

華毅給克勤蓄發還俗。時朝中大夫競相賦詩艦餞之，大學士宋濂（1310-1381）

                                                                                                                              
命使適日本通好。舟至境內，遇賊殺害來使，詔書毀溺。」 

2
   《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寺觀〉五，「寧波府天寧禪寺」載：《嘉靖浙江通志》：在

府治西南，惠政橋北。《延祐四明志》：唐為國寧寺，大中五年置。宋崇寧二年改崇寧萬壽。

政和元年改天寧萬壽。紹興七年改報恩廣孝，是年又改報恩光孝。《成化四明郡志》：後又

名天寧報恩。建炎間寺燬。元至元十九年復燬，僧可舉重建。至大二年燬於倭。至治元年，

僧善德重建。明洪武二十年，佛殿圯，住持嗣曇重建。永樂五年建山門。宣德十年郡守鄭璐

建鐘樓。正統六年建藏殿。十年建千佛閣。景泰二年建方丈。成化元年建羅漢堂。 
3
   戴良，《九靈山房集》，巻二十八，〈歸菴記〉載：「鄞之龍山有招提曰永樂天寧，禪師仲

猷闡公之所居也。師以髙行僧召至南京，尋奉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隠山中，乃名所居

之菴曰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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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省親序》，克勤也和作《應制賦醉學士歌》
4
。後封

爲考功監
5
丞，並出任山西布政使。 

與前幾次遣使不同，這次太祖不派官吏而特別遴選僧侶出使日本，其用意

何在？對於此，多種文獻都有記載。 

薛俊《日本國考略補遺》〈國朝貢變略〉： 
（洪武）五年，遣僧祖來、無逸往宣佛教，諭其來貢。太祖皇帝謂劉基

曰：「東夷固非北胡心腹之患，猶蚊蚤警寤，自覺不寧。議其俗尚禪教，

宜選高僧說其歸順。」遂命明州天寧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逸往彼，

化其來貢。 

即由高僧以佛教敦促日本歸順來貢。 

季潭宗泐（1318-1391）在《送祖闡克勤二師使日本》中寫道：  
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貲委。維彼日本王，獨

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欽其衷，複命重乃事。由彼

尚佛乘，亦以僧爲使。
6
 

因爲日本崇尚佛教，所以也以僧為使節。 

而祖闡、克勤在致天龍寺住持清溪通徹的尺牘中提到： 
尋有島民，踰海作寇，數犯邊鹵，多掠子女。皇帝一欲同兩家之好，悉

置而不問，但令自禁之。故後復兩遣使來，諭以此意，俱為征西所沮。

彼自入朝稱貢，皇帝雖不拒來，然知其非日本國王，必欲遣使入關為正。

回使奏云：「若欲過關，非僧不可。若仍以詔去，必又留於征西。」遂

有選僧奉使之命。
7
 

                                                 
4
   詩曰：「内廚官酒葡萄綠，黃帕擎來氣芬郁。詞林老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

咫尺閒，春紅頓覺生酡顔。醉來不知烏紗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來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

皆珠玉。雖然白髮披兩肩，蠅頭細字還能讀。聖皇卹學老恩最優，幾囘錫燕瑤池秋。從容共

樂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李白當年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

帛垂名同不朽。」載於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2604。
題目為〈華克勤《應制賦醉學士歌》〉。 

5
   官署名。洪武八年（1375）置，設令一人，正六品，後改正七品，丞二人，從六品，後改正

八品。十八年（1385）罷。與當時所設承敕監、司文監參掌給授誥敕之事。 
6
   詩的後半部為：仲猷知心宗，無逸寫經義。二使當此任，才力智餘也。朝辭閶闔門，夕宿蛟

川涘。鉅艦揚獨� ，長風天萬里。如鯨不敢驕，馮夷效驅使。蒼茫熊野山，一發青雲際。王

臣聞詔徠，郊迎舉欣喜。時則揚帝命，此乃談佛理。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禮。況茲將命行，

孰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念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顯言慎終始。 
7
   此尺牘被稱為《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逸尺牘》，現藏於東京大學圖書館。《大日本史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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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選僧出使的理由說得很清楚了，如果不用僧使，定為非國王的懷

良所阻，聖諭根本抵達不了北朝。即使僧使，爲了避免被懷良識破，還不能擕

詔書同去。正是由於這一點，當兩使者抵達博多時，因沒擕國書受到嫌疑，被

今川了俊軟禁於博多聖福寺百餘日。
8
 

關於這次遣使的目的，太祖在《和宗泐韻》中曰： 
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來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

夷當往至，於善導凶人，不負西來意。爾僧使遠方，勿得多生事。入爲

佛弟子，出爲我朝使。珍重浦泉經，勿失君臣義。此行非瀚海，一去萬

里地。既辭釋迦門，日日宿海涘。艨艟
9
挂飛帆，天風駕萬里。平心勿尤

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相際。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

行止必端方，勿失經之理。入國有齊時，齊畢還施禮。是法皆平等，語

言休彼此。盡善化頑心，了畢纔方已。歸來爲拂塵，見終又見始。 

派遣僧使的目的是善導凶人，傳播仁義，直至「盡善化頑心，了畢纔方已。」

最後當然是「蠻貊盡來賓」。 

克勤在《致延暦寺座主
10
書並別幅》

11
中有更明確的交代： 

蓋前兩年，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於是以祖來入朝

稱貢。帝召天寧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持克勤，命曰：朕三遣使于

日本者，意在見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來，非朕本意。以其関禁非僧不

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更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

鄉以詔來，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數寇我

疆，王宜禁之。商賈不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

命曰，朕問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不足以取信。彼有禪教

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來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 與十

八淨物之切於用者。又恐至而言語不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

山長老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參方有行，命貳以行。勤謂

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於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勤雖死弗為也。 

                                                                                                                              
遺第六編之三十三收錄此文書。 

8
   其實，祖闡和克勤出使日本時帶去了國書，可對象是懷良親王。但是到達博多時，形勢大變，

博多已經控制在今川了俊的手下。因此，兩使者只得謊稱沒擕國書。 
9
   艨艟：一種古代戰艦。 

10
  延暦寺座主即承胤法親王（1317～1377）。 

11
  伊藤松，《隣交徵書》（東京：國書刊行會，1975）三篇卷之一，頁35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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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懷良親王通交不是明太祖本意，「意在見其持明天皇」，以達到禁寇

通商之目的。那麽，不禁產生疑問的是，爲什麽連續三次遣使至征西府的懷良

親王，而這次突然改遣北朝的後圓融天皇呢？學界通行的説法是因明太祖對日

本當時的情況知之甚少，以至把懷良誤認爲日本國王而多次遣使招諭，後來得

知懷良實非日本國王後，就改遣至北朝。這觀點看似合理，其實有勉強的地方。 

元末明初可謂是中日禪僧往來最自由、最頻繁的時期。明朝建國的1368年，

就有絶海中津（1336-1405）、汝霖良佐
12
、権中中巽

13
、如心中恕

14
（？-1419）、

伯英德俊
15
（？-1404）、大年祥登

16
（？-1408）、元章周郁

17
（1321-1386）、

明遠禅晟
18
、介然中端

19
等來中國留學。之前還有1350年入元的椿庭海寿

20

（1318-1401）等等。明太祖完全有可能從這些日僧中得知日本的情況。實際上，

                                                 
12

  南北朝時代臨濟宗僧，春屋妙葩的法嗣。生卒年不詳，亦名妙佐，周佐，字汝霖，出生于遠

江國（静岡）高園的藤原氏。自幼出家，精通諸宗，擅長詞藻，名揚叢林。日本應安元年（洪

武元年、1368）同絕海中津等一起來明，初入蘇州承天寺並掌管記室。在明期間與中國文人

進行廣泛的詩文交流。於鍾山與中國的五山長老曾一起參與《大藏經》的點校，與絕海中津

一起於英武樓謁見了洪武帝。1376年歸國，嗣法雲居庵的春屋妙葩。1379年，因赤松義則之

邀，為播磨法雲寺開山。後因將軍足利義滿之請，移居山城寶幢寺。著有《高園集》等。 
13

  大統青山之法嗣。入明後任杭州中竺寺藏主。仲猷祖闡、無逸克勤使日時，作為通事回國。 
14

  室町時代臨濟宗僧。諱中恕，道如心。出生於筑紫（九州）。師事古劍妙快，任天龍寺侍香。

入明參禪季潭宗泐、了堂惟一、清遠懷渭等。回國後歸隱廬山亭。著有《碧雲稿》一卷。 
15

  室町時代臨濟宗僧，歷任建長寺六十世、圓覺寺五十世、南禪寺五十三世、天龍寺二十六世

住持。諱德俊（德儁），道伯英（白英） 號青岳、遺老。出生武蔵。師事了堂素安並承法嗣。

入明後歴訪諸寺，參禪天童山的了堂惟一。帰国後歴住鎌倉圓覺寺、建長寺以及京都的南禪

寺和天龍寺。晚年退隱太寧寺。著有《伯英儁禅師疏》一冊等。 
16

  室町時代臨済宗僧。歴任建仁寺六十八世、大德寺五十八世住持。諱祥登，號大年。師事了

堂素安。在中國參禪三十餘年。帰国後，應将軍足利義持之請入住山城建仁寺，後移居南禪

寺。晩年退隱南禪寺禪林庵。 
17

  南北朝時代臨済宗僧。諱周郁，道元章。出生相模（神奈川），師事夢窓疎石。入明後歴参

諸師。帰国得疎石之印可，住近江金剛寺，任天龍寺二十二世住持。 
18

  山口大内御堀乘福本寺十世住持。 
19

  亦稱「端侍者」。夢窓疎石之法孫。師事天錫周壽。據義堂周信《空華集》卷二及卷八的記

載，日本康安三年（1364）左右在圓覺寺修行，曾隨義堂周信游東野州並有詩文的唱和。入

明後曾參禪楚石梵琦，住明州的翠峰寺，後在該寺臥病而圓寂。 
20

  南北朝時代臨済宗古林派僧侶｡竺仙梵僊之法嗣｡遠江人｡俗姓藤氏。號木盃道人。在中国達二

十三年之久，是有名的中国通五山僧｡入元後，任天寧寺藏主，參禪了庵清欲、月江正印、了

堂惟一等。參浄慈寺庵文康並任後堂首座。在天界寺時，曾被明太祖指定為校正大藏經的候

選人之一。洪武五年（1372）應明太祖之請住鄞縣福昌寺。帰國後歷住山城真如寺、浄智寺、

圓覺寺，至德三年（1386）任天龍寺第二十三世住持。翌年的嘉慶元年（1387）任南禪寺第

四十六世住持｡之後退隱南禪寺内的語心院。著有《木杯余瀝》、《傳燈録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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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椿庭海壽回國之前，明太祖就專門召他至奉天殿，就「日本四方遐邇皇運治

亂」等政治形勢進行了詢問。
21
因此明太祖對日本是應該有一定的了解的。那

麽爲何接二連三地遣使至征西府的懷良呢？筆者認爲，這並不是太祖的無知，

而是出於其他更爲重要的原因，即倭寇。 

明朝建國的第二年正月，倭寇入侵山東海濱郡縣，並掠男女居民而去。因

此，遣楊載出使日本，璽書中曰： 
間者山東來奏：倭兵數寇海邊，生離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

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來庭，不臣則修兵自固，

永安境土，以應天休。
22
 

詔書大致有兩個内容，一是報正統之事，二是諭倭兵越海之由。至於詔書

到後來不來朝貢，沒有強求。但有一條，假如不來朝貢的話，請別放縱國民為

寇盜。如做不到這一點，則「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

其王，豈不代天伐不仁者哉！惟王圖之。」可是，接到詔書的懷良親王並沒有

買帳，不僅斬殺使者，而且倭寇也仍然囂張。鑒于此，洪武三年三月，再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招諭懷良，詔書中提到：「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人

往問，久而不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中略）俄聞被寇者來歸，始知前日

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至此，明太祖已經知道倭寇濱海

非懷良之意。盡管如此，希望懷良能夠禁寇順命，共保承平。 

這次遣使後，懷良也遣其僧祖來進表箋來貢。但是，倭寇的騷擾卻始終沒

有停止，這引起了明太祖對懷良禁倭實力的懷疑。以後雖有多次使者入貢，其

中也不乏偽使，
23
但都被以各種理由拒絕。因爲對於新建的明廷來説，比起日

本的稱臣，禁倭顯得更重要。甚至在明太祖眼裏，誰有禁止倭寇的實力，誰就

可以被封為「日本國王」。也就是說，當初封懷良為日本國王時，主要考慮到

倭寇的根據地位於他的管轄之地，希望他借此封號禁絕倭寇。但事與願違，效

果不大。如果克勤在《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中的所言屬實，那麽可以得知

此時的明太祖已經開始覓求其他更爲有效的禁倭實力者，即北朝政府。這樣的

                                                 
21

  葉貫磨哉，〈入明僧椿庭海寿評伝〉，《駒沢史学》五號（1956），頁82。 
22

  《太祖實錄》卷三十九。 
23

  關於這時期的僞使問題，詳見橋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

題》（東京：吉川弘文館，2005），頁116～152。 



                                             明初祖闡、克勤使日緣考- 41 - 

話，這次遣使就有了兩個重要目的：一是借護送使節祖來回國之際，授予懷良

大統曆及文綺紗羅，以穩住他繼續發揮有限的禁倭作用。二是利用僧侶這一特

殊身份，密通北朝政府，以作試探性的交流，從而為取得更有實力的禁倭者作

準備。但實際上，明使到達博多時，日本局勢已經發生大變，博多已在今川了

俊的勢力之下。因此，明瞭第一個任務不可能實現的情況下，兩位使者千方百

計想實現第二個目標。然因沒擕相應的國書而遭到質疑，交涉遇到重重困難。

無奈之下，克勤致函給延暦寺座主的承胤法親王，以求得幫助。 

但是，學界曾回繞《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的作成時間展開過討論。一

種意見認爲該書作於克勤來日前，另一種認爲是克勤停留九州時所作。根據最

近的研究表明，后一種更符合史實。既然是在日本所作，而且是應急求救之作，

因此，對於書信中的所言，不能完全排除有虛假成份。也就是說，克勤他們這

次出使日本的目的還是針對懷良親王來的，從攜帶的詔書以及大統曆等來看，

確實可以佐證這一點。
24
但誠如上面所說的，他們到日本時，博多已是今川了

俊的勢力範圍。因而兩人見機行事，將計就計，說此次來的目的本來就是想見

北朝的持明天皇。而且爲了防止被懷良親王識破，特以僧人爲使並不擕國書，

密以告王。這樣的話，一來可以消除今川了俊的疑慮，二來還可以不辱使命。 

不管書信所言真假，就因它，祖闡、克勤一行被幕府將軍足利義滿迎進京

都嵯峨的向陽庵（可能是天龍寺内的一小寺，亦稱塔頭）。兩個月后的八月二

十九日西下，於次年五月返回明都。 

二、索求佚書 

其實克勤這次出使日本，除了上述的政治目的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

向日本求取中國散佚的天台教典。索取書目，在《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的

後半部有詳細記載： 

                                                 
24

  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舘，1992），頁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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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將天臺教典籍散亡數目開其於後，南嶽：《大乘止觀》
25
二卷、《四十

二字門》二卷、《無淨行門》二卷、《三智觀門》一卷、（下同）《次第禪要》、

《釋論玄》；天台：《智度論疏》二十卷、《彌勒成佛經疏》五卷、《觀心釋

一切經義》一卷、《彌勒上生經疏》一卷、《仁王般若經疏》二卷、《禪門章》

一卷。（下去皆同）《般若行法》、《雜觀行》、《入道大旨》、《五方便門》、

《七方便義》、《七學人義》、《一二三四身義》、《法門儀》、《禪門要畧》、

《彌陀經義疏》、《金剛般若經疏》；章安：《八教大意》一卷、（下同）《南

嶽記》、《真觀法師傳》；荊溪：《止觀搜要記》十卷、《涅槃後分疏》一卷、

《授菩薩戒文》、《止觀文句》一卷、《方等補闕儀》。右具在前。洪武五年

九月日，瓦官克勤具。
26

 

共計31部、67卷。 

日本存有中國散佚的古籍，這早在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中就曾提到。明

人也不例外，張鼎思（1543-1603）在《瑯邪代醉編》卷之九〈外國書〉中寫道： 
歐陽公日本刀歌「徐福行時經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令嚴不許傳中國，

舉世無認識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聖天子

威德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有隨玉帛而來者，此千古大快事

也。
27
 

沈德符（1578-1642）在《萬曆野獲編》補遺卷四〈著述〉中也提到： 
近年癸巳（1953），日本議封貢。禮部主事劉元卿疏言，先秦徐福入海

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全書在倭，宜詔取以

補伏生之缺。蓋祖宋時歐陽永叔日本刀子歌中語也。時議以爲迂，亦罷

不行。
28
 

可見，由歐陽修的一首刀歌而引發的徐福賫書說對後世的影響之大。 

                                                 
25

  《佛祖統紀》卷二五〈南嶽大乘止觀二卷〉項下，有如下的一段記述：「唐末教典，流散海

外，本朝咸平三年，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爲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

次卷示止觀之行。」 
26

  參考上村觀光，〈日支兩國彼我逸存の典籍〉，載於《五山文学全集・別巻》（東京：思文

閣，1973），頁1345～1358。 
27

  松下見林，《異稱日本傳》（東京：廣文庫刊行會，1927），頁467。 
28

  沈德符，《萬曆野獲編補遺》（北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著述〉，頁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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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作爲天台宗僧的克勤爲何會到日本求取散佚的本宗典籍？他在《致

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寫道： 
況聞天台之山，國之首刹，為其首者，必國族大姓，勤恃以為同宗之人，

苟宜為我濟事，則是天台宗人，能濟兩國之事，兩國之君，必有以侍吾

宗矣。勤又以此而不辭。列祖疏記，嘗燬於五代，已雖觀師來自高麗，

亦多所未備，我往而詢諸首刹主者，得奉以歸國，後之讀其書，而有必

曰，某書由某人得之某人而來，此又興複教藏之功，不專于高麗觀師矣。

勤又以此而不辭。學教之人，久而不通，晚以我去而彼來，則澄
29
、芿

30

諸師之後，有所繼矣，勤又以此而不辭。 

誠如克勤所說，在歷史上，中國向日本求取散佚的天台教典，可以追溯到

吳越國錢弘俶（929-988）的時代。廣順三年（953）吳越國使者蔣承勛赴日，

帶去錢弘俶以及國師德韶的求書信函，同年七月，日本天台座主延昌應德韶請，

派日延隨蔣承勛來華，送歸佚書500卷。六年后的建隆元年（960），錢弘俶再

次遣使往高麗、日本求取天台佚書。翌年，高麗僧人諦觀擕佚書入吳越國。
31

 

克勤也有可能是受到這次著名的吳越國海外求書事件的啓發，剛好利用這

次出使日本的機會，以求取本宗散佚之典籍。值得一提的是，克勤在向承胤法

親王致函求書時，送上自己舊藏的、出自宋代名匠之筆並由虚堂智愚

（1185-1269）題贊的天台聖像一軸。最後還附上「疏記未全之目，具以別楮，

悉望檢內，待命海濱，瞻企極切不宣。」 

關於這次求書，其他文獻資料中幾乎沒有記載。因此大致可以認爲這是一

次因私求書，不是政府行爲。但是，在日本卻反響很大。瑞溪周鳳在日記《臥

雲日件錄拔尤》「寬正五年（1464）八月六日」那天記載：「持院栴室來，因

話，近時自大明《寶鏡三昧解釋》來。又曰，嵯峨寶光院，有大唐就日本求天

台教諸釋書。」
32
可見，這次求書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里還是五山禪僧津津

樂道的話題。 

                                                 
29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始祖，諡號「傳教大師」。 
30

  俊芿（1166～1227），鐮倉初期僧侶，兼修律、天台、禪宗。諡號「大興正法國師、月輪大

師」。 
31

  王勇，〈吳越國海外求書緣起考〉，載於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路」研究》（北京：北

京圖書館出版社，2003），頁146～171。 
32

  瑞溪周鳳，《臥雲日件錄拔尤》（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156～157。 



- 44 -陳小法                                                                            

求書信確實被送至了比叡山，這在尊圓親王（1298-1356）編的《門葉記》

（卷二六〈門主行狀〉三「後青龍院宮尊道」）中有詳細記載： 
同年（應安五年，1732年）十一月十六日，唐土教僧金陵瓦官寺住持克

勤送書。日本僧椿庭海壽多年在唐歸朝之次，克勤同船云云。近日入洛，

聖教目六唐朝欠書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寫給云云。希代之珍事，猶

不相應歟。又天台大師真影一鋪送之，虛堂禪師銘云云。 

這次求書有沒有成功，不見文獻記載。但是，洪武十一年（1378），「明

太祖以佛書有遺帙，命宗泐引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三年得《莊嚴寳王》、

《文殊》等經還朝。姚廣孝和宗泐使天竺取經回朝詩：『曇花瑞現傳天界，貝

葉文翻進帝宫。』」
33
不知宗泐的這次西域求書與克勤的東瀛求書有何瓜葛或

淵源就不甚明瞭了，謹記此史料以供參考。 

三、使日經過 

這次祖闡、克勤從奉命出發到回國，歷經二年有餘，其中不乏曲折和苦境。

《明史・日本傳》中載：「祖闡等既至，為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

傲慢無禮，拘之二年，以七年五月還京。」對於此，恐是記載有誤，當今的學

界也是衆説紛紜。玆利用中日的各種史料與研究成果，對祖闡、克勤出使日本

的主要經過作一論述。 

首先，祖闡、克勤被遴選為使者，可謂相當的不易。王守仁在《送勤無逸

使日本》
34
中有「大明建國如唐虞，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

直往東扶桑。」之句。而《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中寫道：「遂有選僧

奉使之命，祖闡等方承召詣京師，備員修建水陸。事畢眾皆散去，天界住持，

                                                 
33

  姚之駰，《元明事類鈔》，卷十九。 
34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09-310。全文如下：大明建國如唐虞，萬方玉帛朝明

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渺煙水，百萬樓臺海中起。珊瑚珠樹赤松

西，玉嶂金莑碧雲裏。重城堅壁鐵不如，衣冠禮樂傳中都。樓船謾說嬴氏使，劫灰不動蒼姬

書。白河關高玉繩下，天上靈梅移北野。八袤神師解豢龍，十歲小兒知習馬。自從日姓開封

疆，履地不敢稱天王。一君四相替籲咈，本支百世同蕃昌。讀書不貴論王霸，上下唯知尊佛

化。尚想兵殘五季余，全奉台書複中複。故人自是吾宗傑，北莑印燈垂六葉。此行豈誇專對

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瓶錫辭九重，大颿四月開南風。遊龍雙迎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

紅。我謌白雲天萬里，人生生爲當若是。瓦官閣上望秋濤，待汝歸來報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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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在京未散，六人應命，而祖闡二人適中鬮選。即不容辤，遂與從行。僧俗

主僕六十餘人，渡海舟至五島。」可見明太祖向全國選僧出使日本時，竟有五

百人應募。最後剩下六人競爭，僅祖闡和無逸勝出。 

關於這次使團的人數，《太祖實錄》、《明史》、《皇明四夷考》、《籌

海圖編》皆作「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其中包括兩名通事，一名是鄞縣福

昌寺長老椿庭海壽，另一位是杭州天竺寺藏主權中中巽，還有其餘四名使臣的

名字不明。但在春屋妙葩（1311-1388）的《雲門一曲》中有一名詹鈺（又作詹

鉦）的明使，與上次使者趙秩、本次使者祖闡等一起呆在博多等候季風回國，

並與春屋之間有詩文交流。還有一位名王幼倩，姑蘇人。在博多期間，與祖闡、

克勤等一起遊覽了博多的吞碧樓並題有詩文。至於吞碧樓，將在後面詳敍。洪

武三年趙秩出使日本時，一同前往的除朱本和楊載外，未見上述兩人的名字。

因此，詹鈺、王幼倩可能是祖闡使節團的成員。 

明使一行僧俗主僕共六十餘人，於洪武五年（1372）「五月二十日，命舟

四明，三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上無驚風，下無駭浪，苟余心之不若是，

則佛祖神明，寧宜使安固疾速之若是哉。」
35

 

「及無逸等至，良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來乞師中國，欲拘辱之。

無逸力爭得免，然終勿釋。」
36
即登岸之日，博多已是九州探題今川了俊的控

制之下。因這次明使隨懷良親王的使臣祖來同來，自然受到懷疑，同時又沒有

國書，在沒有明白真相之前，一行被強留在聖福寺。 

不料在聖福寺「留滯期年，未獲復命。重秋複暑，衣弊食竭。六十餘人凍

餒將死。」
37
使臣一行在此受到冷遇，處境十分悲慘。但是在此期間，也親眼

目睹了今川了俊和懷良之間的戰爭情況，對北朝天皇與幕府將軍的存在以及它

們之間的關係、九州探題的性質等日本政情應該有了明確的了解。熬至該年的

九月一日，克勤執筆致函同宗門的延暦寺座主承胤法親王，因爲這位親王乃北

朝持明院之子，希冀得到他的援助而出面斡旋此事。這書信就是前面幾次提到

的《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 

                                                 
35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元年・北朝應安五年是嵗」〈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 
36

  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894。 
37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逸尺

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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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述所引《門葉記》中的記載所示，信函在同年（1372）的十一月十

六日之前已經被送至比叡山了。但根據《續本朝通鑑》卷一四六的記載，翌年

（1373）的五月十一日，天台座主尊道「擧覽明國使僧狀，且呈義滿。義滿大

驚，遣使於鎮西招之」，這樣一行乃於六月二十九日抵達京都嵯峨的向陽庵。
38

可是到了向陽庵後，又是被擱置，「具經五旬，未獲一見」足利義滿。明使覺

得「此必尚有疑未解者」，因此又致信京都天龍寺住持清溪通徹（？-1385），

這就是著名的《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在尺牘中，兩位明使請清溪「具

解之，萬望轉達於執事者可也」。這次的信馬上奏了效，八月二十九日幕府就

有「可歸唐之由被仰」
39
之命。

40
從六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剛好兩個月的

時間，而明使致信給清溪是在到達京都五旬之後，即八月十日左右，假定足利

義滿馬上會見了明使，到下達可以回國的命令實際上最多只有十天左右的時

間，這其中還涉及到上表文的製作、使臣和貢物的選定等等工作，因此幕府對

於這次外交方針的決策真可謂是雷厲風行。 

明使一行在幕府使者的陪同下乘船抵達博多，與前任使者趙秩
41
、朱本會

合。臺灣學者鄭樑生認爲於同年的九月下旬囘了國，
42
這恐有誤。春屋妙葩的

《雲門一曲》中有一《與可庸別駕書並詩》，書中曰： 
仲冬初，有關西僧來云，十月之季，天寧、瓦官兩和尚，附南海下載舟

歸，兩相公同此博多津待風，想發洋必矣。愚聞之悵然不已。今春正月

之季，愚徒梵超來，以南渡志告之，始知滯在博多，是天假其便也。不

勝喜躍，乃遣愚徒周允同往，問候舘下。（後略）嵗次甲寅（應安七年）

正月廿八日  丹丘隱子某頓首上覆
43

 

                                                 
38

  室町幕府日記《花營三代記》（作者不明，一說伊勢定彌）載：六月廿九日，大明國仲猷無

逸兩人自鎮西上洛，著嵯峨向陽庵。 
39

  《花營三代記》同日條。 
40

  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流史》（北京：商務印書館，1980，頁513）中認爲，一行於洪武六

年（1373）五月二十日從明州出發，五日後，到達肥後的五島，再經五日，到達博多。或許

由於這時日本九州正由武家的今川了俊充任鎮西探題，勢力方盛，而懷良親王這年恰好由博

多轉移到了肥後的菊池，也許由於他們一行都是僧侶，而且有日本留學生隨從擔任通事，這

次沒有受到征西府的阻擋。他們於六月二十九日到達京都，進入嵯峨的向陽院，直到八月二

十九日離去，在京都逗留了兩個月。 
41

  陳小法，〈佚存東瀛的趙秩詩文〉，《文獻》103（2005.1）：252～264。 
42

  鄭樑生，《明史日本傳正補》（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162。 
43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雲門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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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安七年即明洪武七年（1374）。書信的大致意思為：去年（1373）仲冬，

聽關西僧人說天寧、瓦官兩和尚來到博多，在此等待季風回國。原想肯定已經

回國了，沒想到今春正月，弟子梵超來告，意欲隨明使來中國留學，這才知道

明使還滯留在博多。 

春屋大喜，馬上派弟子去拜見。很顯然，1374年的正月，祖闡、無逸還在

博多。翻檢《太祖實錄》也可以發現，這之前並沒有明使回國的任何記載。出

現記載的是在〈洪武七年六月乙未朔〉條：「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

等來朝，貢馬及方物，詔卻之。」這宣聞溪就是足利義滿派遣的使者，應該是

隨祖闡、克勤一起來到中國的。 

那麽，明使一行於洪武六年（1373）的十月就到了博多，可次年的六月才

回國。這之間到底發生了什麽事？村井章介認爲，明使到達博多後，在九州探

題的監視下一直呆在妙楽寺等待順風，明使抵達京師的時間是洪武七年五月二

十九日。
44
小葉田淳認爲是廿八日抵達金陵。

45
而佐久間重男認爲明使一行儘管

受到監視，但沒有忘記出使的初衷，即伺機頒賜大統曆給懷良親王，但最終還

是沒能達成使命。
46
筆者認爲這種可能性比較小，一是明使身邊始終有足利義

滿的使臣相隨，二是此時的懷良親王已是風前殘燭，出奔九州退居肥後了。所

以明使沒有必要爲此做無謂的冒險了。 

回國後，使者向太祖復命，「天顏怡悅，賜白金壹百兩，文綺二縑。祖闡

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不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黃金爲泥，書上賜和詩成卷，

勒其副名山。」
47

 

四、文化交流 

闡等自滃州啓棹，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入王都，館於洛陽西山精舍，

一遵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爲中華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龍

                                                 
44

  今枝愛真、村井章介，〈日明交渉史の序幕─「明国書並明使仲猷・無逸尺牘」を中心に〉，

《東京大学史料編纂所報》第一一號，（1976）：1～10。 
45

  小葉田淳，《中世日支通交貿易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9），頁6。 
46

  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研究》，頁61～62。 
47

  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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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名刹也）。闡等以無上命，辭之，為宣國家威

德，罔間内外，且申所以來使之意。
48
 

力辭出任東瀛名刹天龍禪寺住持一職的盛邀，可能是祖闡這次出使最值得

自滿的地方，以致《明史・日本傳》以「祖闡等既至，為其國演教，其國人頗

敬信。而王則傲慢無禮，拘之二年。」頗有對比性的口吻來描述此事。比起國

人來，日本王孫色多了。
49
對於上述插曲，各種文獻記載都比較詳細，無需贅

述。下面就祖闡、克勤出使期閒，與日本文人之間的文化交流活動作一追蹤。 

(一) 、詩文交流 

1.  與春屋妙葩的唱和 

春屋妙葩，日本臨濟宗僧。號不經子。甲斐（山梨縣）人。早年隨夢窓疏

石參禪，研究宗意。歷住等持寺、天龍寺、南禪寺，後任僧錄司。日本臨濟宗

創業當時，協助夢窓甚力，對於五山文學之發展貢獻頗大。敕號「普明國師」、

「智覺普明國師」。著有《智覺普明國師語錄》七卷。他與明使之間的交流，

主要載於語錄以及《雲門一曲》中《寄天寧瓦官兩和尚詩並小序》。 
愚，壬子秋，遠辱大明天使天寧瓦官二大和尚，附椿庭師書，見惠賤名

印子二枚並印彔一合、杭扇一把。
50
 

壬子（洪武五年、1372）秋，即祖闡克勤到日本不久，就通過椿庭海壽致

春屋書信，並送上印章、印彔、杭扇。可見當時杭扇在海内外的知名度，不過

這也不能排除與克勤的出生地蕭山之間的關係。 

                                                 
48

  嚴從簡，《殊域周咨錄》（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53。 
49

  當時的幕府執事細川賴之曾兩次邀請仲猷祖闡出任天龍寺住持，第一次是明使還在博多時，

第二次是明使住進京都向陽庵後。對明交往持消極態度的細川賴之爲何力邀祖闡出任天龍寺

住持一職，可能出自兩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以免春屋妙葩出任住持，借此排擠反對派斯波義

將和土岐賴康的勢力；二是想通過只留祖闡而打法克勤回國的行爲，向明朝政府表明中日之

間的交往希望只停留于宗教和文化層面的消極態度。當然幕府最後匆匆派遣宣聞溪為正使隨

同明使一起入明朝貢，這可能是細川賴之派做出讓步的結果。不料使者被明太祖拒絕，對於

斯波義將派來説，也是一個打擊。 
50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元年・北朝應安五年是嵗」〈雲門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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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祖闡、克勤的書信和禮物後，春屋也通過椿庭海壽致函於兩位明使，

信曰： 
又天寧闡仲猷、瓦官勤無逸奉使同來，僑于博多。因託壽椿庭書曰：「雖

未及見，已聞大名。乃以杭扇、名印印篆，聊表信意。」椿庭亦寄以周

伯溫
51
、楊彥常

52
所書春屋、芥室篆字，琦楚石

53
所題師壽像之贊。

54
 

此外，春屋還賦詩兩首以歡迎兩位明使的到來： 
寄大明天寧和尚來朝 

百世聖明臣亦賢，非虞奸起梗山川。陣雲橫海三千里，殺氣吹天五十年。

痛念蒸藜
55
多作鬼，不知邊塞幾囘煙。林泉

56
老朽非無意，喜見太平消息

傳。 

修盟溫故為通津，兩國生靈受貺
57
新。雨露乾坤齊育物，東西日月互推

輪。賜衣香暖瑤花雪，禪舘定深蓬嶋春。盛花何妨今視古，吾門宗祖大

唐人。 

山詩代柬二首，寄上大明瓦官堂上大和上寳几前，聊供久默一笑爾。
58
 

祖闡收到上述春屋的詩文後，亦賦詩一首： 
倚韻代柬奉寄前席天龍芥室和尚：扶過文殊與普賢，豈分東海及西川。

神通遊戲塵沙國，瞬息銷磨億萬年。丹後仍聞新氣象，小倉曾覩舊風煙。

水晶念子長船劍，千里持來作信傳。 

一從象馭過天津，卻使陳年話轉新，庾嶺
59
趁來遺鐵缽，雪山歸去棄金

                                                 
51

  周伯温，元代筆工，號玉雪坡翁，饒州人。為人慎重，為元氏左丞。天下亂，流寓胥臺而無

所就。然妙於古篆，得趙文敏公遺意，字頗化而玉潤可愛。 
52

  楊彥常，生卒年不詳，元代詩人，出生杭州武林。 
53

  琦楚石（1296～1370），元代僧。明州象山人，俗姓朱,名梵琦，楚石爲其字。南嶽下二十世

法孫徑山行端之法嗣。十六歲，受具足戒于杭州昭慶寺。其後，得法於元叟行端，先後住持

天寧永祚寺、嘉興本覺寺、杭州報國寺。元至正七年（1347），順宗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

師」。洪武三年（1370），一喝而寂，世壽七十五。著有《楚石梵琦語錄》二十卷等。 
54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元年・北朝應安五年是嵗」〈寳幢開山智覺普明國師行業實錄〉。 
55

  蒸藜：百姓、民眾。《晉書》卷六〈元帝紀〉：「知蒸黎不可以無主，故不得已而臨之。」

亦作「烝黎」。 
56

  林泉：林木泉石。比喻退隱的地方。 
57

  貺：敬詞。稱別人所贈的東西或恩惠。 
58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59

  庾嶺：山名。位於江西省大庾縣南，五嶺之一。為往來嶺南、嶺北間的交通要道，藏鎢礦，

嶺上植梅。亦稱為「梅嶺」、「大庾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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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舊房松影還東指，別埜
60
櫻花遶屋春。大法東流當像運，典刑政藉

老成人。四明天寧祖闡再拜。
61
 

春屋寄給克勤的歡迎詩為： 
寄大明瓦官講師來朝 

吾朝舉國知歸法，聖祚綿綿民所憑。三百尺金南寺佛，十千餘錫北山僧。

當初叡願堅磨鐡，近世危機薄履冰。否泰時乎耆老去，真風誰復勉旃興。 

為法忘軀來此土，披雲蚤晚見佳期。世塗通塞非今日，教道流行況有時。

袍裛
62
天香辤北闕，針浮霧海指南師。人生叔末感緣遇，藏裏摩尼開示

誰。
63
 

針對上述詩文，克勤也作偈二首： 
次韻偈二首，奉答前天龍堂上芥室和尚，用伸遠意。瓦官克勤戴拜。 

短札曾裁剡曲藤，魚沉雁杳竟水憑。扶持象運惟諸老，修學吾宗尚幾僧。

鶴髮已聞吹似雪，鷗盟
64
只覺冷於冰。杲公莫恨南行遠，叢社歸來見中

興。 

丹後高居我所思，三年不見共幽期
65
。向來事業專當代，老去聲名倍昔

時。緇素
66
萬人稱弟子，東南一國見宗師。獨承遠寄陽春曲，天地寥寥

和者誰。 

嵗次甲寅三月廿二日書於石城之東齋。水精數珠、刀子，並如書目領訖，

三月廿二日，克勤惶恐拜報。
67
 

此外，祖闡還有和韻一首： 
春屋和尚 

箭鋒相拄針投芥，妙用神機常自在。間不容髮綽有餘，毛端吐吞塵刹海。

道人一室無那同，具大具小相混融。四壁寥寥洞冰雪，六窓面面含虛空。

                                                 
60

  埜：「野」的古字。《玉篇・土部》：「埜，古文野。」  
61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62

  裛：以香氣薰衣。韋莊《和鄭拾秋日感事一百韻》：「寶裝軍器麗，麝裛戰袍香。」  
63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元年・北朝應安五年是嵗」〈智覺普明國師語錄〉。 
64

  鷗盟：形容隱居江湖的人，與鷗鳥為伴侶，如有盟約。陳造《次丁嘉會韻》二首之二：「百

年袞袞須今日，歲晚鷗盟要重尋。」  
65

  幽期：隱居的期約。 
66

  緇素：指僧俗。僧徒衣緇，俗衆服素，故稱。 
67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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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閒居好心事，聊與文殊譚不二。空中五色天華飛，是病非病空相議。

乾坤不動萬象間，扶桑若木蓬萊山。金烏玉兔相循環，到底不出一芥間。

青龍甲寅三月既望，四明天寧桴菴祖闡。
68
 

克勤為春屋作《芥室銘》： 
芥室銘並引 

芥室者，前天龍葩公禪師別稱也。師為夢窓心宗國師弟子。國師化行一

國，聲振遠邇，及其遷化，嗣其法不墜其後者，師一人爲上首。將相冑

族，士民子女，稟法受戒，不斥千萬，何其偉歟！而乃以芥名其室者，

此以小大互顯毫刹相融之謂也。因取其意，作芥室銘：惟芥之微，塵之

隣虛。匹似須彌，鉅細夐殊。情計乃然，理視如如。安處縱橫，以樂以

娛。淨名維神，盈丈充居。詎若一芥，廣袤祐餘。時甲寅嵗三月廿有二

日，中國南京瓦官克勤譔。
69
 

2.  周允餞別詩 

周允，春屋妙葩的弟子。春屋聽説明使暫泊博多，就遣周允特來問候。周

允在博多停留一旬左右，期間與明使趙秩、朱本、祖闡以及克勤等之間多有詩

文的交流。當其即將回歸丹後之際，明使紛紛作詩送行，下面介紹祖闡、克勤

的餞別詩各一首： 
奉依春屋和尚偈韻送允上人歸里 

兩足何消七寳蓮，衲僧無處不生緣。空中石馬蹄捎月，海底泥牛角指天。

一宿曹溪
70
癡鈍

71
漢，三登投子老婆禪

72
，迢迢莫問他人覔，密意分明在

汝邊。四明天寧桴菴祖禪。
73
 

送周允上人歸丹後偈序 

前天龍芥室葩公禪師，聞予與桴菴將還中國，乃遣其弟子周允上人，自

                                                 
68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69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70

  曹溪：禪宗南宗別號。以六祖慧能在曹溪寶林寺演法而得名。 
71

  癡鈍：指韜晦藏拙。 
72

  禪林中，師家接引學人時，一再親切叮嚀之禪風。老婆禪一語，或有輕蔑之意，以師家當依

學人根性，善巧接化；若一味說示，過分關切，恐有礙學人自行探索，開發智慧之機會，實

有悖禪宗「不立文字，教外別傳」之宗旨。 
73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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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後來博多，通殷勤道問訊，仍以偈送其來。上人言貌簡靜，姿性純淑，

誠受道器也。居旬日，朝夕必候謁館舍，乞所以餞還之語。予方以王事

紛惚，歸期速迫，固無餘力及之。然逾越山海，奉師命慕遠人而至，苟

可拂其請哉。因和乃師之偈，囑其歸省。偈曰：汝師已種遠公蓮，送汝

西游了淨緣。處處腳跟行實地，人人頭上戴青天。只消向日三番打，何

用諸方五味禪。一宿仍歸丹後去，扶桑依舊日東邊。嵗次甲寅三月廿又

二日，中國南京瓦官克勤。
74
 

3.  無名者 

在與祖闡、克勤交往中，還有不留名的詩文，一併記於此以作參考： 
寄四明天寧仲猷和尚 

‧ □□□桃洞春，甲寅芳訊感情深。玄□□□□親勘，此地何藏二兩金。 

寄大明瓦官無逸講師 

癸丑緘書達甲寅，報章千里謝忞忞。慈航東棹三韓月，雲蓋西囘萬國春。

遙想雨花飛寳所，應吹甘露滌炎塵。南游諸子嚮風化，一會霊山儼若人。
75
 

(二) 、作序寫跋 

1. 《諸偈類要》序 

《諸偈類要》為希杲所著。希杲，字東崗，生卒年未詳，相州（相模、今

神奈川縣）人，臨済宗大覺寺派僧，天龍寺首座。希杲廣探經律論部，旁及宗

門典籍，集一百偈成《諸偈類要》七卷。一日持書來到向陽庵，請祖闡、克勤

為其書作序以助廣其傳。克勤、祖闡分別於洪武六年（1373）八月四日和中秋，

作了序文。
76

 

克勤的序如下： 
余嘗病吾徒之學禪教律者，遽以所宗之異而忘於先佛之同。言行說默，

於戯痛哉。夫佛法譬猶人之有身也。禪教猶四民之業，雖異□□養身，

                                                 
74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75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76

  玉村竹二，〈諸偈類要をめぐる諸問題〉，載於《岩井大慧博士古稀記念論文集》（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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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猶禮也。人而□□具，近於禽獸。僧不知律，非特爲流俗而已，則將

近於魔外。故僧無禪教，必先知律。佛囑以滅後比丘當以波羅提木叉
77
為

師者，蓋此也。日本天龍杲公首座，禪流也。廣探經律論部，旁及宗門

典籍，得一百偈。上而陞殿入堂，下而登溷洗足。僧所謂一事一偈，目

之曰諸偈類要。鋟梓印行，用濟象季。使因言而見諦，由事而得理，推

己而及諸物，可謂會諸宗之異，而歸先佛之同者也。一日持以過余向陽

精舍乞言，以助廣其傳。余作而謂曰：此書之言，佛祖之言也。斯人之

心，佛祖之心也。人欲使之不傳，不可得。況欲其傳者，豈又待余於言

哉！遂焚香，披誦一過而歸之。首座，名希杲，字東崗，日本之相州人。

嵗癸丑秋八月四日，中國南京瓦官釋克勤敍。
78
 

祖闡的序文如下：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一大藏教言也。三千威儀，八萬細行，身言之也。

昧者不知先聖，故於行事之際，而各益之以偈，是猶重說偈言也。東崗

杲首座，會集經律中諸偈，始自睡起，終於入塔倡衣，通一百則，凡七

卷，目之曰諸偈類要。繡梓以惠後人。然而覽是編持是偈，而於行事之

際，知所以行事，則豈非因言而顯道哉！龍集昭陽赤奮若中秋。四明天

寧桴菴祖闡跋。
79
 

2. 為心翁中樹詩軸作序 

應安六年（1373）八月廿三日，心翁中樹向義堂出示寄春林的詩文，中有

克勤作的序文。義堂對其中的「白雲千曡人何在，黃鳥一聲山更深。」之句特

別欣賞。
80

 

                                                 
77

  波羅提木叉：凡內容羅列戒律項目的律典，皆稱為「波羅提木叉」。印度在布薩日時，於僧

眾前讀誦之，以使比丘自省或討論是否犯戒，是否應懺悔。一般稱為「戒本」。或譯作「波

羅提目叉」、「婆羅提木叉」、「般羅底木叉」。 
78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諸偈類要敍〉。 
79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諸偈類要〉。 
80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略集——中世禅僧の生活と文学》（京都：思文閣，1982），

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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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建長寺81眾僧的詩文並作跋 

入明僧介然中端歸京之際，建長寺衆僧作詩以送。克勤不僅修改了此詩稿，

還作跋曰：「余初不知何處作者，及詢來由，乃知關東建長諸公。適歸期所迫，

不及詳細勘當，而有義堂老和尚作乎。若在此内，必為之見唾咲，惶恐惶恐。

勤」
82

 

(三) 、授予字號 

1. 為昭上人更字 

根據義堂周信《空華集》十六的記載，昭上人乃京師華胄，自幼歸釋。禮

薌山為受經師。日本應安六年遇見祖闡和克勤，請求兩位明使更字作銘。因此，

祖闡為其更字曰「思晦」，克勤作銘。但是，昭上人嫌祖闡更的字不諧俗，來

請義堂周信更正且為說。後義堂為其更字「雲章」並為銘。
83

 

2. 授番易一藝字號 

義堂周信《空華集》十七載，祖闡曾為授番易一藝上人字曰「文仲」。
84

 

3. 為掌珍書道號。 

掌珍，東福寺藏主。祖闡曾為其書道號「無價」二大字。
85

 

                                                 
81

  位于鎌倉市的臨済宗建長寺派本山。山號巨福山。1253年由北条時頼創建。開山蘭溪道隆。

列鎌倉五山第一，和圓覺寺為関東禪寺的中心。 
82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略集——中世禅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47。 
83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昭上人更字說〉。 
84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文仲說〉。 
85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道號二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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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授中舜直歲道號 

日本永和二年（1376）五月八日，中舜直嵗向義堂周信求「古趙」號頌。

義堂問此號從何得來，中舜説是唐僧無逸克勤公所授。義堂則說無逸乃博雅君

子，恐不會以「古趙」為號，懷疑中舜將「韶」誤聼為「趙」了。
86

 

5. 為天麟普岸授道號並銘 

釋普岸上人，四國阿陽湯人，齒壯而好學。嘗遇中華沙門瓦官無逸勤公，

字之曰「天麟」，而為銘。蓋義取諸麟步天岸，或梁寳誌稱徐陵
87
為天上石麒

麟云者。
88

 

6. 為斯波義將作道號頌 

斯波義將（1350-1410），室町時代的武将。任管領期間為整頓幕府制度、

鞏固幕政的基礎做了努力。與上述提到的細川賴之為當時幕府的兩大派別而對

立。與細川派相反，斯波派積極主張與明朝建交往來。據義堂周信《空華集》

十四的記載，斯波義將號「雪谿」，中巌圓月（1300-1375）曾為之說。無逸克

勤亦為之作詩一首。
89

 

(四) 、題畫 

在日期閒，祖闡、克勤還為不少美術作品題過讚，
90
主要如下： 

1. 釋迦三尊像： 

乘獅子執如意，騎象王看白紙。中間有個頭陀，腦後圓光著地。看來品

字間座，難道霊山一會。天寧比丘祖闡拜讚。
91

 

                                                 
86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略集——中世禅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70。 
87

  徐陵（507～583），字孝穆，南朝陳郯（今山東省郯城縣西南）人。仕梁陳二朝。詩文辭藻

綺麗，與庾信齊名，號徐庾體。有「天上石麒麟」之稱。著有《玉臺新詠》、《徐孝穆集》。 
88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天麟說贈岸侍者歸京南

禪〉。 
89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雪谿序〉。 
90

  海老根聡郎，〈仲猷祖闡・無逸克勤の来朝と其の著賛作品〉，載於《美術研究》287（1973.10）。 
91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釋迦三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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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鳥圖： 

占得韶光一段奇，好花過雨濕胭脂。名囿多少禽聲碎，何似枝間聽畫眉。

祖闡
92

 

3. 地藏菩薩像： 

本地甚深，閟藏冥密。以此為名，以此為實。故得趺儭千葉之蓮，手秉

六環之錫。於八寒八熱徧入徧出，與冥王獄吏如膠如漆。是廼普現色身

之餘事，百千方便之一術者矣。瓦官比丘克勤拜讚。
93
 

4. 僧乘馬圖贊： 

絹畫《僧乘馬圖》為應安六年淨山藏主所作，長九寸八分，高四寸四分。

現藏崇福寺。因外題「圓悟墨跡」，疑出自克勤之手。
94

 

(五) 、題吞碧樓 

吞碧樓位于博多妙楽寺内。妙楽寺因靠近博多灣，與聖福寺、承天寺等經

常作爲當時外交使節的宿泊之地而聞名。在遣明使日記《允澎入唐記》的享德

元年（1452）壬申五月五日條中也有關於此寺的記載：「船至筑前博多，僦妙

樂寺。」該寺的吞碧樓上有各國外交使節、隨從以及名人的題詞。
95
祖闡、克

勤在博多期間，也到過吞碧樓，有詩為證： 

                                                 
92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花鳥圖〉。 
93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像〉。 
94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二年・北朝應安六年六月二十九日」〈墨跡之寫〉。 
95

  明人清濋蘭江就有《吞碧樓在日本

九 州》一詩，詩曰：「九州城曲樓三層，披襟禦氣歎吾登，窗開曉

色拂桑樹，簾捲夜光橫玉繩，上頭端堪謁紫府，下面更可窺玄庭，天帝垂衣日杲杲，海龍穩

臥雲冥冥，方壺三神指顧裏，渤澥百穀琉璃明，棲身飲露老亦足，理亂黜陟無關情，時聽玉

管鸞鳳鳴。」（伊藤松，《鄰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杭州府靈隱禪寺住持豫章釋來復因入元僧無我省吾之請撰有《石城山吞碧樓記》：「樓在博

多津，今已墟矣。吾無我上人，搏桑產也，參歴中國有年矣。一日謁余而告曰：『吾受經之

地，瀕於東海，四顧混然，水雲一碧。甞作小樓，爲先師月堂禪燕之所，因顏曰吞碧。以識

其勝，敢請師一言記之。』余曰：『噫，子之所謂吞碧者，獨有見於海乎？海于虛空，其猶

印水耳，即一隙而窺其明，舉一滴而測其廣。虗空亦大海也。然則孰爲優劣哉？蓋虗空之量，

包括無外，空體廓周，充徧法界，紺潔虗朗，如淨琉璃，覩之不無，攬之不有，心存目寓，

融接無邊。吞碧之義，豈不有得於是乎？雖然空不自空，即空是色。色不自色，即色是空。

空色一如，無染無襍，故知如來妙心，菩薩妙色，皆同一真，非有□法。譬之普賢毛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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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題吞碧樓  祖闡 

石城高倚翠雲端，吞碧層樓宇宙寬。地縮九州連五島，水通百濟極三韓。

華鯨吸盡珊瑚出，金翅分開渤海乾。巨浸由來有源委，晚潮推月上危樓

欄。
96
 

又，克勤的詩文如下： 
石城高閣出雲端，下吸滄波萬頃寒。目短蓬萊孤髻小，掌平弱水一盃寬。

金烏曙色僧鳴磬，白雁秋聲客倚欄。莫怪多情王粲賦，三年隔海望長安。
97
 

此外，祖闡出使日本時還得到一方寳硯，可能是哪位日本友人的饋贈品。

祖闡持硯請戴良作銘。銘曰：「僧闡（天寧寺祖闡）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硃，

求為銘。銘曰：｀懿茲研產東夷，為有靈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不思。」
98

 

五、遣明使成員 

最後，論述一下隨這次明使來中國的遣明使節和入明僧。《太祖實錄》上

說「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來朝，貢馬及方物。」《明史・日本傳》

作「是年（洪武七年）七月，其大臣遣僧宣聞溪等齎書上中書省，貢馬及方物，

                                                                                                                              
間種種名像等物，悉入其中，無有留礙。登斯樓者，作是觀已。乃至百億利土，百億日月，

百億須彌，帝青光明，洞照眉睫，曾何有間於毫芒也哉！』余以是說，記吞碧之義，上人其

諭之否乎？嗚呼，天下好樓居者多矣。吸光飲綠，然率以燕酣相歡，鮮有休息於禪悅者。今

上人獨見於道，而識以吞碧，則斯樓高顯殊特，慈氏之官，不爲侈矣。余記之何辭。洪武歲

在閼逢接提格春二月二十有四日，杭州府靈隱禪寺住持豫章釋來復記。」（伊藤松，《鄰交

征書》二篇卷之一） 
   王幼倩有詩曰：「嵯峨古刹雲深處，高築層樓枕海濱。近檻日輪紅似火，上牎月色白於銀。

風平水漲玻瓈滑，雨過山圍翡翠新。客底不辭頻眺望，浪聲能滌耳中塵。」（伊藤松，《鄰

交征書》初篇卷之二） 
   朱本詩曰：「高樓百尺拂虹蜺，十二欄干北斗齊。雨過晴雲連碧海，雪消春水漲銀溪。吟邊

綠樹排簷近，枕上青山入戶低。定起更知秋夜後，怒濤推月上丹梯。」（伊藤松，《鄰交征

書》初篇卷之二） 
   詹鈺作詩曰：「飛樓突兀聳晴空，浩浩乾坤一望中。遠對好山青不斷，下臨滄海碧無窮。穀

陵不變千年舊，輪奐重開百尺雄。獨倚危樓倍蕭爽，東風目送數行鴻。」（伊藤松，《鄰交

征書》初篇卷之二） 
96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16。 
97

  伊藤松，《隣交徵書》二篇卷之二，頁316～317。 
98

 元・戴良，《九靈山房集》卷二十六〈清瀧硯銘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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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表。」而宋濂在《恭跋御制詩後》中有「王悅，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

業等，奉方物稱臣來貢」
99
之語，同《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省親序》中為「議

遣縂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來貢。」
100
可見，

淨業、喜春這兩位僧使的名字是一致的，問題是另一位到底是「宣聞溪」或「聞

溪宣」還是「圓宣」？實際上這是同一人，只是不同的稱謂罷了，全名為「聞

溪圓宣」，擔任本次的正使。至於宋濂說的「縂州太守」就意思不明了。
101
佐

藤秀孝認爲「聞溪」爲道號，「圓宣」爲法諱，是與曹洞宗宏智派東明慧日

（1272-1340）關係極深的禪僧，乃足利義滿派遣的使者。
102
木宮泰彥推測為奉

戴懷良親王的菊池武政所遣。
103
筆者認爲係足利義滿所遣更爲妥當。根據中巖

圓月《東海一漚集》卷六所收的契中玄理尺牘，知他於洪武八年（1375）初回

到日本，其餘不明。 

淨業，亦稱「子建淨業」，初名「去病祖訓」，中巖圓月的弟子，曾住建

仁寺中巖圓月壽塔的妙喜庵，任藏主一職。留有膾炙人口的《護花鈴》詩：「掖

外郎當風力斜，寧王心護玉皇家。漁陽烏鵲猶狼藉，蹴落沈香亭畔花。」客死

中國，在明時留有「不識何山松竹底，又添一箇土饅頭。」之句。
104
關於淨業，

玉村竹二有過詳細的研究。
105

 

至於喜春，由於資料缺乏，經歷不甚明瞭。推測為大喜法忻之弟子，和中

巖圓月乃同門之僧。 

日本東福寺霊雲院藏的《萬法語》中，有明僧季潭宗泐的《日本比丘淨業

請爲亡僧周寂等對靈小參》一文。從標題可見，此小參為應淨業所求的祭文。

文章大致可以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序，第二部分為偈，第三部分為亡僧的

名單。因文章較長，玆摘錄最關鍵的亡僧名單於此： 

                                                 
99

 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926。 
100

 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894。 
101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頁261。 
102

 佐藤秀孝，〈入明僧無初徳始の活動とその功績〉，《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五十

五號（1997.3）：149-205。 
103

 木宫泰彦，胡錫年譯，《日中文化交流史》（北京：商務印書館，1980），頁514。 
104

 上村觀光，《五山文學全集・別卷》（京都：思文閣，1973），頁438～439。 
105

 玉村竹二，〈建仁寺妙喜庵看寮子建淨業小伝〉，載於玉村竹二著，《日本禅宗史論集》上

（京都：思文閣，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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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僧十人，周寂、正肇、至道三人到天界亡；用怡、一桂、善資三人，

海中舟亡；良穗、建萃二人，明州正慶寺亡；明輔，明州天寧寺亡；淨

見，越州舟中亡。因業上主請，書小參。洪武七年七月十有一日 天界住

山 宗泐書
 106

 

爲什麽會怎麽多人死亡？第一段的序文中有「今日本國諸比丘周寂等十

人，跋涉鯨海，觸冒酷暑，遠自其國來此參禪，道途辛苦，因致斃。」真可謂

是為法忘軀，值得敬佩。淨業出面為十名亡僧求祭文，看來他們是隨淨業一起

來明的。 

細檢中日各種史料，可以發現這次來明朝的日本人，除了上述之外，還可

以發現一些綫索，玆介紹幾位如下： 

無初德始（？-1429）。明末《補續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載：「德

始，字無初。信州（今日本長野縣）神氏子。幼聰穎，不好弄。遇群兒嬉戲，

輒避匿引去，見僧則喜動顔色。從州之天寧大比丘一公，祝髮爲沙彌。逮長，

詣山城諸刹，既進具。坐探群書通大意。（中略）因請於其王，得隨國使宣聞

溪詣闕朝貢，舘於天界寺。」後來聽説聞宣溪得旨還國，但是德始卻同數名同

胞，奏請太祖同意，願意繼續留在中國參禪求法。首謁季潭宗泐，掌管内記。

洪武十一年，宗泐奉命出使西域。德始失所依怙，就與同胞游遍名山大刹。曾

寓居北京順天府宛平縣的慶壽禪寺。洪武十五年（1382）獨庵道衍（還俗名姚

廣孝、1335-1418）收德始為法門猶子，延致丈室。洪武二十三年（1390），謝

絕道衍的挽留，德始巡禮了著名的佛教聖地峨眉山，後赴成都，受到獻王朱椿

（1372-1423）的禮遇，並使朱椿皈依佛門。洪武二十五年（1392）五月端陽日，

書寫《嵩山祖庭少林禪寺住持淳拙禪師才公塔銘有序》。洪武二十九年（1396）

一說應獻王朱椿的邀請，德始入成都彭縣大隋寺，並出世開堂。洪武三十一年

（1398）左右住成都灌縣飛赴山下的飛赴寺，達七年之久。永樂初，應道衍之

邀，德始來到北京順天府，並入住此時已升太子少師的道衍邸宅。永樂六年

（1408）任順天府平坡寺住持。兩年后離開，但後來不知何故再次入住平坡寺。

永樂十年（1412）奉朱棣之旨住順天府宛平縣的龍泉寺。1412年被任命爲北京

                                                 
106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四月十一日」條錄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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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潭柘寺第三十三代住持。宣德四年（1429）九月於龍泉寺的金剛室圓寂。

在明達五十五年之久。
107 

還有一位就是簡中原要。原要（又作「元要」、「玄要」），字簡中，生

卒年不詳。俗姓藤氏，出身貴族。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之，

國師爲薙落，受具足戒。尋往建仁寺，與聞在庵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

「洪武甲寅夏，不憚鯨波之險，航海而來，憇止南京大天界寺。」
108
入明後聽

説江西多祖師道場，欲往巡禮。臨行前，同胞範堂令儀為其向宋濂求取《贈簡

中要師游江西偈并序》。 

此外，還有幾位日僧也值得我們一記，可能都與春屋妙葩有關係，分別為

梵超
109
、周允

110
、中應

111
、圭侍者

112
、某禪人

113
、珠侍者

114
。他們曾都有意入明，

但最後結果不得而知。如過成行的話，相對于宣聞溪、淨業等公派使者來説，

他們應算是因私留學吧。 

《太祖實錄》「洪武七年」有關日僧來明的記載中，除宣聞溪一行外，還

有以下幾條： 
六月乙未朔，是時其臣有志布志嶋津越後守臣氏久，亦遣僧道幸等進表，

                                                 
107

 參考佐藤秀孝，〈入明僧無初徳始の活動とその功績〉，149～205。 
108

 羅月霞主編，《宋濂全集》，頁1080。 
109

 春屋妙葩弟子。春屋在應安七年正月廿八日致趙秩的《與可庸別駕書並詩》中有「愚徒梵超

來，以南渡志告之。」《智覺普明國師語錄》七〈偈頌〉中有名為〈示小師梵超禪人南游〉

一首，詩曰：「去扣百城知識門，通方眼在草鞋跟。他時蹈著來時路，徹底知吾不說恩。」 
110

 春屋妙葩弟子。趙秩在送周允回丹後的序文中，有一段關於勸周允渡明的對白：「允謂余曰：

允洛邑人也。少年受業天龍，侍師座下，受授之益，拳拳服膺。每有南游之志，而未得與君

同舟航，是所為恨。余謂允曰：汝乃五陵公子，汝父母兄弟愛之戀之，南游志何得而遂之乎？

允答曰：豈不聞釋迦文逃王城而入山，學道成佛。但人有志而事竟成，君言何戯之有？余忻

然而愈加羡之，愈加敬之。余更祝之，後約勿食言，是所願望也。」 
111

 春屋妙葩弟子。趙秩在洪武甲寅四月十一日的《天龍堂上春屋善知識尊禪宿和尚法座》中有

「更有梵超渡中國之旨，唯唯是命不敢後也。中應南游之志頓起。今擬同舟，但不得法旨，

故秩稟告。」可能聽説同門的梵超要渡明，中應的渡明之志也頓被激起。 
112

 《智覺普明國師語錄》六，〈偈頌〉中有名為<示圭侍者南游>一首，詩曰：「三喚機先便下

山，男兒打就鐵心肝。大圭元繋衣中在，知識門頭試獻看。」 
113

 《智覺普明國師語錄》六，〈偈頌〉中有名為〈示禪人南游〉一首，詩曰：「雪後千峰春又

回，南游興入嶺南梅。祖師在汝腳跟下，百草頭邊薦取來。」 
114

 《智覺普明國師語錄》七，〈偈頌〉中有名為〈送珠侍者南游〉一首，詩曰：「三喚聲中已

脫麟，圖南志氣自超群。行行記取榮旋路，跨海天橋日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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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馬及茶、布、刀、扇等物。（中略）先是，上賜日本高宮山
115

報恩禪

寺僧靈樞袈裟，至是靈樞亦遣其徒靈照謝恩，貢馬一匹。 

乙卯，日本國僧宗嶽等七十一人，游方至京。上諭中書省臣曰：「海外

之人慕中華而來，令居天界寺，人賜布一匹為僧衣。」
116

 

短短的時間裏，日僧頻頻來朝，並且一次性把這麽多的日僧安排在天界寺，

可見天界寺是當時中日交流的一個重要窗口。但是，入明僧久庵道可（僧可）
117

在帰国後一次與義堂周信的談話中透露了一條關於天界寺的重要信息：「近年

大明禁日本僧行脚，皆集在天界寺，不許妄出入及看俗書等。」
118
由於入明僧

實在太多，所以全部集中在一個禪寺中以便管理。但國内當時可能夾雜著倭寇

騷擾的原因，對日僧的管理是比較嚴厲的。有的日本學者認爲這其實是一種軟

禁，並以此為界線，明廷大大限制日僧的自由來往。 

以上這些看似互不相干的使團，筆者認爲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内在聯係

的，甚至可能是一起來的。這並非完全空穴來風，因爲洪武三年使日的趙秩在

為送春屋妙葩弟子周允回丹後
119
的序文中寫道： 

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行天寧禪師、瓦官講師，奉使闢揚佛教。

遣余輩諭毛人，同其來。二師面王陳法，王謂日本、毛人一體，使祖公

復命天子，同使僧、使官歸朝。有僧慕游中國者數百輩，皆俊雅之徒，

亦有未及冠年者，咸忻然趨從而往。可謂知佛法之廣大也歟。
120
 

可見當時有志入明的日僧確實極多，達數百人，其中甚至有未及冠年者。

但是他們由不同的人派遣，懷著不同的目的、分屬幾個使團入明。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同樣是這年的戊午，日本國以所掠瀕海居民一百〇

九人來歸。筆者認爲這也許是某個使團獻給大明王朝的見面禮。 

                                                 
115

 位于福岡市南區。 
116

 《太祖實錄》同日條。 
117

 久庵道可（？～1417），日本南北朝至室町時代臨済宗之僧,建長寺七十三世、圓覺寺七十二

世住持。諱僧可，道久庵。諡號佛印大光禪師。相模鎌倉（神奈川）上杉憲将之子。師事鎌

倉圓覺寺無礙妙謙並承法嗣。入明參禪，歸國後任圓覺寺住持，後轉住建長寺。並出任實際

寺開山。 
118

 蔭木英雄，《訓注空華日用工夫略集——中世禅僧の生活と文学》，頁108。 
119

 現京都府北部。 
120

 《大日本史料》，「南朝文中三年・北朝應安七年三月二十二日」條。 



- 62 -陳小法                                                                            

結語 

關於祖闡、克勤這次出使日本的成效，明代葉向高（1559-1627）在《蒼霞

草》卷之十九〈日本考〉中說：「上亦遣仲猷克勤二僧往諭，然其為寇掠自如，

瀕海郡縣迄無寧嵗。乃下令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便追逐，從

之。」
121
看來，儘管宣諭了日本，可倭寇的騷擾卻依舊如故。但是，僅憑此來

評價這次遣使的成敗還是有失公允。在此，結合上述提到的兩個重要史料《致

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和《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對已顯冗長的拙文作

一小結：一、不能因不載《明史》等而輕易否認洪武元年的日本遣使招諭。祖

闡、克勤的兩封書信不僅爲此提供了第一手佐證材料，而且也解開了他們本次

出使中的不少疑點；二、對於剛剛建國的明朝政府來説，禁止倭寇是對日政策

的首要任務；三、禁止倭寇—日本國王—朝貢貿易三者之間是一種互存關係，

即日本國王必須禁止倭寇，同時只有日本國王纔有朝貢貿易的資格；四、明初

中日民間人員往來的規模大且相當自由，尤其是入明僧人數衆多，可以稱得上

是有明一代的高峰期。但洪武七年批量入明的日僧可能是使明廷接納態度發生

轉變的契機。五、明朝政府的使臣第一次正式與日本北朝政府接觸，而且幕府

也第一次派遣了遣明使。雖然被卻但為今後兩國的建交奠定了基礎；六、出訪

使臣的歸來，為我了解日本提供了最新情報，使明廷對日本的政情有了比較清

晰的認識。這為以後有的放矢地制定對日政策提供了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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